
《論盡》記者被警帶走後，六個澳門新聞人談回

歸後的掙扎與自由

「後來已經覺得我們不是在改變社會，我們只不過在拖慢社會的崩潰。」

三名澳門新聞工作者：崔子釗、Charlie與甄慶悅。圖：受訪者提供、林振東/端傳媒

「可唔可以話俾我知，用咩（指控）嚟拘捕一個記者先？」《論盡媒體》總編輯甄小島大聲質問。

（註1）

「去到警區就會有同事向你解釋」、「懷疑你哋擾亂公眾秩序」，影片畫面中，多名警員正推著拿

著電腦包、身穿寬鬆襯衫的記者。

4月17日，這段一分多鐘、由澳門媒體《論盡媒體》（下稱《論盡》）的影片在網絡上瘋傳——

《論盡》兩名記者到立法會採訪《施政報告》辯論時被拒絕進入會議廳，後被帶走。警方指兩名記

者涉嫌觸犯「擾亂澳門特別行政區機關之運作」罪，案件將移送檢察院偵辦。

2025年4月17日，澳門媒體《論盡媒體》兩名記者到立法會採訪《施政報告》辯論時被拒絕進入會議廳，後被帶走。《論盡媒體》影片截圖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v/15M321uQou/


這是澳門主權移交後，第一次有記者在報導期間被警方帶走。事件震驚澳門，大量網民抨擊政府打

壓新聞自由，群情洶湧。有網民猜想，政府是不是快「容不下」獨立媒體了？

《論盡》是澳門的獨立媒體，僅靠募捐和廣告收入維持運作。自岑浩輝政府上台後，當局多次以

「場地空間有限」和「座位有限」等理由，僅邀請部分「刊期較頻密」的媒體採訪官方活動，《論

盡》不在此列。

在澳門傳媒行內，這一箭雖然瞄準《論盡》，放出去後卻落到不少其他媒體記者的心裏。澳門獨立

媒體數量屈指可數，記者圈子更是狹小。回歸後，澳門新聞自由曾經歷一段光輝時刻。但很快，記

者便發現，澳門新聞愈來愈難做了。

自去年起，政府多次以「場地空間有限」為由僅邀部分「刊期較頻密」的媒體採訪官方活動，《論盡》被排除在外。惟據在場記者所見，仍有不少空位。

敢講真話的媒體

過去十多年，《論盡》對多個社會議題作深入專題報導，亦獨家揭發多宗換地弊案，報導澳門主流

媒體甚少觸及的議題，如澳門的土地荒、病態賭博、醫療政策、新聞自由和行政長官選舉等。它被

傳播學者林仲軒、劉世鼎視為澳門的獨立媒體典型，「一種點對點的創新共同體，具有更獨立、更

平等、更民主的特徵，與官方話語體系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同。」

不過，《論盡》的運作僅靠市民捐款支持，人手也是「小隊精兵制」，最初甚至只有義工，後來才

慢慢有全職員工。

崔子釗在得知《論盡》消息後暗自擔心了起來。他心想，像《論盡》這樣不收資助的媒體，在澳門

「恐怕時日無多了」。

2010年，80後的崔子釗加入澳門民主派團體「新澳門學社」做議員助理，在仍未有直播的時代，崔

子釗不時拿著 DV 機到立法會拍攝議員的發言片段，放到網上流傳。

崔子釗心想，像《論盡》這樣不收資助的媒體，在澳門「恐怕時日無多

了」。



2011年，崔子釗在街上派發《愛瞞日報》。圖：《愛瞞日報》Facebook

一次，立法會職員告訴崔子釗，只有媒體才可以到向著議席和官員的「攝影機專區」拍攝。崔子釗

和同伴商量過後，便決定將學社官方刊物《新澳門》內其中一頁以惡搞為主的《愛瞞日報》（下稱

《愛瞞》）獨立登記成刊物。原本主打惡搞諷刺的社交平台則逐步轉型成新聞平台，正式運作。

只有68萬人口的澳門，是世界上媒體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據新聞局統計，澳門現時共有32家中文

報館、3家葡文報館，2家中葡雙語報館，以及2家英文報館。此外，澳門於2024年有111家已登記

的定期刊物，涵蓋月刊、周刊和季刊等。是次捲入漩渦的《論盡》，便是新聞局登記的月刊媒體。

其中，媒體可大致分為受政府資助和不受資助媒體，其中絕大部分主流媒體均受資助。

澳葡政府於1991年對媒體實行出版資助制度，起初旨在「加強資訊權之獨立性」，令媒體避免受政

治和經濟力量影響，同時支持小眾媒體運作，以呼應葡萄牙的民主潮流。後來特區政府延續政策，

但大半媒體變相高度依賴補助，媒體的內容和立場不免受影響。

只有68萬人口的澳門，是世界上媒體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其中仍有多份每天印刷出版的澳門本地報紙。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4年，澳門政府新聞局共對媒體資助1534萬澳門元（約1489萬港元），其中《澳門日報》、

《華僑報》和《濠江日報》各獲批超過95萬，其餘媒體則獲批72萬至30萬。此外，政府亦不時投放

https://www.gcs.gov.mo/news/mediaInfo/zh-hant;jsessionid=59663FC404F1CDD1737152638C3C42D1.app03?0
https://www.dsgap.gov.mo/pafp/#/entity/gcs?tab=3


廣告，或以資助版面、協辦活動和更新器材等名義撥款至各大媒體。

由於大多數媒體均受資助，主流媒體無論在曝光率、資源分配，甚至資訊來源都佔據優勢，和政府

關係亦相當親近，不時被市民詬病報導避重就輕。久而久之，外界便形成澳門新聞同質性高、報導

不痛不癢的觀感。

更令人擔憂的是，外界對於澳門的新聞情況也無從窺探。

目前澳門並沒有持續且中立的新聞自由調查，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亦未有調查和收

錄澳門情況。澳門葡英傳媒協會曾在2017年向本地記者進行新聞自由與資訊自由的調查，有58.82

%受訪者形容獲取政府資訊「困難」。

唯一能了解趨勢的，便只有一海相隔的香港作出的調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曾在2004年至2016年請

澳門市民評價新聞傳媒公信力，在0至10分之間， 市民評分從2004年的6.5分持續下降至2014年的

5.2分，並在之後微升。

這樣的背景下，以尖銳角度切入報導的小媒體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2014年6月，澳門大學舉行畢業禮期間，有本地畢業生舉起「支持學者發聲」，聲援該校公共與行政系副教授仇國平，仇國平疑因積極參與社運不獲校方續約。記者當日被保安強行拖離現場。

《愛瞞》依附政治團體，報導題材自然「政治先行」，因此成立初期大部分內容均圍繞議會內容和

針砭時弊。不過崔子釗也明白，相比起政治，普羅大眾更關心的是民生事，於是《愛瞞》亦逐步報

導經濟、房屋，交通等議題。

「當我們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報新聞，去揭發一些事的時候，社會覺得終於有敢講真話的人，有敢講

真話的媒體。」崔子釗總結《愛瞞》迅速在網絡上走紅的原因。

他強調，這也得益於當時相對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澳門於2012年進行政改，擴大立法會直選和間

選比例。雖然這和民主派的普選目標仍有一段距離，但當時不少人的確「對澳門政治有理想、有訴

求」。

崔子釗直言不是新聞專業出身，《愛瞞》亦不是正兒八經，不偏不倚的新聞媒體；但卻是這樣的劍

走偏鋒，在和諧的澳門殺出一條血路——創立數年後，《愛瞞》便憑藉其辛辣搞怪、奪目張揚的風

格，一度成為澳門最多人訂閱的線上媒體。

當我們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報新聞，去揭發一些事的時候，社會覺得終於有敢

講真話的人，有敢講真話的媒體。

—《愛瞞日報》前副社長崔子釗

https://www.dsgap.gov.mo/pafp/#/entity/gcs?tab=3
https://www.chengpou.com.mo/dailynews/125739.html
https://www.fcchk.org/macau-press-freedom-survey-journalists-cite-decline-in-access-to-information/
https://www.pori.hk/research-result/news-media-credibility


2016年6月4日，澳門議事亭前地舉行六四燭光悼念會，作為主辦單位的主要人物之一，民主派前議員吳國昌不曾缺席。但自2020年起，政府先以防疫為由禁止公開悼念六四，及後又以悼

念六四為「對中國政權的蔑視」為由，不再准許相關活動舉行，並藉此 DQ 澳門民主派。攝影：崔子釗

十年以來逐步收緊

「《愛瞞》的特點就是好適合公眾口味。」在傳統紙媒工作超過十年的記者 Tom 認為《愛瞞》為

澳門帶來了不一樣的改變，甚至有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作用。很多市民會主動向《愛

瞞》報料，「有點像現在的《東張西望》」。（註：《東張西望》為無綫電視的資訊節目，在近年

香港傳媒業大變時局下，逐漸成為部分市民認為可代其發聲的報料渠道。）

不過，Tom 亦形容《愛瞞》的報導往往像煙花一樣，「Boom 一下爆出來，很好看」，但卻沒有

後續跟進。作為跑澳聞的記者，Tom 知道《愛瞞》人手有限，有時去記者會便會扑咪跟進《愛瞞》

的議題。久而久之，Tom 發現現場總有幾個行家和他一樣愛問這些非主流問題，大家便默契地接

力，你一句，我一句，把《愛瞞》的議題做下去。

崔子釗覺得，行家的支持是《愛瞞》能夠經常做獨家新聞的原因之一。很多時候，有些內幕行家報

導不了，便會把資料放給《愛瞞》，「我們不是競爭，而是互相幫補。」他說，「不少記者都很有

良心，始終澳門大部分主流媒體都是受政府資助，要做好自己的角色，但同時他們也會認為有些事

情需要發聲。」

2014年5月，崔子釗得知政府打算提案《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離

保法），法案計劃將離任高官補貼加至30%，同時對行政長官賦予刑事豁免權。他研究後發現有不

少魔鬼細節，於是先訪問時任議員吳國昌，再把內容一件件拆開報導，「事情就變得愈來愈大。」

後來的發展是不少澳門人熟悉的事：超過兩萬人於2014年5月25日上街反對離保法案，兩日後再有

7000人包圍立法會。5月29日，時任特首崔世安宣布撤回法案。

在崔子釗主理《愛瞞》的時代，他隻身拿著相機，走入暨大一億事件的遊行隊伍、拍下澳大學生在

畢業禮上高聲支援被解僱的學者、報導民主派的特首選舉民間公投……那時媒體以「澳門公民社會

正在覺醒」形容這個時代，但所有人都不知道，澳門將往怎樣的方向拐󠄆去。

久而久之，Tom 發現現場總有幾個行家和他一樣愛問這些非主流問題，大家

便默契地接力，你一句，我一句，把《愛瞞》的議題做下去。

https://aamacau.com/tag/%E6%9A%A8%E5%A4%A7%E4%B8%80%E5%84%84/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23821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8/140831_macau_civil_vote
https://www.dw.com/zh-hant/%E6%BE%B3%E9%96%80%E5%85%AC%E6%8A%95%E7%99%BC%E8%B5%B7%E4%BA%BA%E5%85%AC%E6%B0%91%E7%A4%BE%E6%9C%83%E6%AD%A3%E5%9C%A8%E8%A6%BA%E9%86%92/a-17896613


2013年5月1日，澳門五一遊行期間，一名社運人士在遊行隊伍途經澳門日報大樓門外，雙手撕開《澳門日報》洩憤。攝影：崔子釗

「反離保運動」後，崔子釗留意到政府對媒體態度明顯轉差，亦加強對社會的控制，避免民間出現

更大的反撲情緒。運動後3個月，特首選舉民間公投期間，《愛瞞》曾刊登一篇來論，內有一張顯

示已成功投票、並露出司法警察工作證一角的照片。警方隨即以「濫用名稱、標誌或制服罪」拘捕

崔子釗和另一名記者梁家偉。

2015年，中聯辦寄語傳媒「利用好新媒體、自媒體和社交媒體」，此後主流媒體紛紛開設社交平台

帳號，發放即時新聞。而在颱風「天鴿」於2017年重創澳門後，政府更禁止香港多間媒體至少五名

記者入境，有至少五間本地媒體收到指令，稱風災後續消息要多作「正面報導」，多報好人好事，

少向政府尤其官員問責。

令記者擔心的是，新聞現場也在以隱蔽的方式悄悄改變。Tom 在傳統媒體打滾多年，他所在的機構

雖不如《澳門日報》般旗幟鮮明，但也在默默地報導澳門的起落。不過近年他卻感覺到，以往跑新

聞的那套方法漸漸不管用了。

2011年起，澳廣視（TDM，澳門最大的公營電視台）每週舉行「澳門論壇」時事節目，「社會如果

發生什麼事，澳門論壇一定會討論，媒體自然會去聽去寫，是跟進議題的重要一環。」不過去到後

來，正反立場並存的嘉賓變成清一色為政府解說人士，市民發言時間被限制，主持人更會稱內容有

問題而叫停發言。

「沒有了它的功能，和稀泥，好反智。」Tom 說，後來連市民和主流媒體都覺得沒意思，參加人數

已寥寥無幾。直到疫情爆發，TDM 表示「澳門論壇」因防疫問題停辦，至今仍未復辦。

少了自發採訪，多了自我審查

近幾年，記者愈發在工作中直接感受到「做新聞」的限制。

「社會如果發生什麼事，澳門論壇一定會討論，媒體自然會去聽去寫，是跟

進議題的重要一環。」後來，「沒有了它的功能，和稀泥，好反智。」

—在傳統紙媒工作超過十年的記者 Tom（化名）

按照以前的做法，會去找正反兩個咪，後來編輯會刪走較反面的咪。他不直

接跟你說，但就是沒了。反正寫出來都會被刪走，那為什麼還要寫？

—澳廣視中文部前記者 Charlie（化名）



Charlie 於2019年入職 TDM 中文部。一直以來，她都認為葡文部是「一個很好的存在」，但自從

葡文台傳出整肅後，她開始感覺到內部的氣氛不一樣了。

2021年，TDM 向其葡文部發出9項規定要求員工愛國愛澳，引發離職潮，至少10名記者離職。其

後，葡萄牙外交部和無國界記者組織先後發聲關注事件，新澳門學社發起「撐澳門新聞自由」集

會，在 TDM 大門外支援。

2021年，TDM 向其葡文部發出9項規定要求員工愛國愛澳，引發離職潮，至少10名記者離職。新澳門學社發起「撐澳門新聞自由」集會，在 TDM 大門外支援。圖：《愛瞞日報》

Facebook

在 TDM 葡文部事件傳出後，《路透社》將此事與香港電台被政府批評並換走廣播處長一事聯繫，

指兩者僅相隔兩個星期。

TDM 葡文部一直被認為是少數較敢言的頻道。崔子釗說，因為政府內有很多葡語人士，英葡傳媒自

由度亦更大，因此很多政治和法律的分析不時從葡人群體向傳媒發放，再進入公眾視線。如在賀一

誠宣佈參選特首後，葡文報章《Hoje Macau》便揭發其仍擁有葡藉，而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

TDM 葡文部廣泛報導事件，大部分中文媒體則甚少著墨。

不久，Charlie 留意到葡文部開始少了自發採訪，也做少了尖銳的訪問，取而代之的，是將中文部

的稿翻譯成葡文播出。「以前葡文部會以不同角度分析事情，如果現在只是翻譯，立場就變成跟中

文部一樣。」

有時候，她碰到葡文部同事，對方會有意無意地跟她說未來的計劃。「他們不是具體的說要辭職，

但會說可能回葡國。」

Charlie 感覺到自己的內心也在質疑，眼前的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做的。

https://expresso.pt/internacional/2021-06-15-Macau.-Interpreto-o-que-aconteceu-como-a-pratica-de-atos-tipicos-de-censura-635f7a9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press-freedom-in-macaus-gambling-hub-under-spotlight-as-china-ramps-up-scrutiny-idUSKBN2BU3LE/
https://hojemacau.com.mo/2019/04/26/certidao-de-registo-civil-revela-que-ho-iat-seng-ainda-e-portugues/


Charlie 的採訪簿。攝：林振東/端傳媒

平日，她想修改政府新聞稿的語法錯誤，編輯也會叫她「不用改，照 copy 啦」，她估計，一來搬

字過紙的做法已成風氣，二來編輯也未必有很強的判斷能力，所以寧願複製官稿，避免出錯。

葡文部事件已成定局，但人人自危的氣氛卻並未隨事件散去。慢慢地，Charlie 發現自己的稿件不

時被刪減內容，「按照以前的做法，會去找正反兩個咪，後來編輯會刪走較反面的咪。他不直接跟

你說，但就是沒了。」去到後來，Charlie 覺得自己正自我審查，「反正寫出來都會被刪走，那為

什麼還要寫？」

其實 Charlie 也明白，每一個媒體都有它的立場，記者所代表的也只是公司的風格，但她總覺得這

樣做下去很不是滋味。後來她只能在行文間盡量插入補充訊息，希望觀眾看到電視背後一字一句的

真正意思。

而媒體面臨的這些急速變化，不只在發生電視台內部。

2019年8月，有市民發起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噴水池原地默站行動」，其後警方指集會違法，

部分中文媒體被高層禁止報導事件。而香港在2019年後的發展，則時刻無聲警示澳門傳媒——觸碰

禁忌，前車可鑑。

同時，澳門對於外地媒體的態度亦不斷改變。2019年12月回歸紀念之際，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和

Now TV 分別有記者被拒絕入境澳門。202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傳媒

人譚蕙芸到澳門主講工作坊時亦被拒入境。

疫情期間，政府有限地發放消息、公眾渴求知悉抗疫情況，兩者之間的衝突和張力更顯強烈。



Charlie 表示：「羅立文司長在任時曾帶給我和同事不少歡樂，他是少數對媒體友善，回答問題也不含糊，帶點可愛的高官，我很珍惜採訪他的機會。」攝影：Charlie

當時，澳門政府定期舉行記者會向公眾更新抗疫進展，不過，有聲音質疑當局常以「沒有資料」打

發記者，影響公眾知情權。2022年7月，有記者被衛生局人員多次打斷發問，甚至搶去咪高峰，觸

發市民情緒。數月後，時任特首賀一誠在回應記者問題時更斥：「同事會通知你們，不用每件事都

向你報告。」令社會嘩然。

與此同時，社會控制不斷加強。近年澳門先後修訂國安法、網絡安全法和「祕密警察」法案，而在

2021年立會選舉之際，有七張名單共23人被指「不效忠澳門特區」全數 DQ，消息震撼澳門。

法國籍政治學者蘇鼎德（Éric Sautedé）曾長年於澳門英文報章撰寫時事專欄，與媒體同呼吸。被

問到澳門媒體的變化，他長歎一口氣，一時語塞。他說，在2010年後，大家都以為澳門會往更自由

開放的方向去。那時獨立媒體開始在網絡上受到關注、立法會也迎來史上年紀最輕的民主派議員，

公民社會看似「有機會去擴闊自由的空間」。但接下來的事讓他明白，自己還是過於樂觀。

他又指出，香港的情況在無形中影響著澳門。當香港媒體尖銳進取時，澳門得以謹慎地平實報導，

而當香港情況變差，澳門媒體便被巨浪吞噬，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說現在的澳門，所有和香港有關

的事都變得很危險（Everything connected to Hong Kong became very toxic） 。

「問題在於，澳門的新聞自由環境愈來愈差，但外面世界沒太多人在意。」蘇鼎德說。

問題在於，澳門的新聞自由環境愈來愈差，但外面世界沒太多人在意。

—法國籍政治學者蘇鼎德（Éric Sautedé）

澳門乖孩子，香港壞孩子？—— 專訪澳門政治學者楊鳴宇

延伸閱讀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512-hongkong-leon-ieong-interview-macau-national-security


2011年起，TDM 每週舉行「澳門論壇」時事節目，不過去到後來，正反立場並存的嘉賓變成清一色為政府解說人士，連市民和主流媒體都覺得沒意思，參加人數已寥寥無幾。直到

疫情爆發，「澳門論壇」因防疫問題停辦，至今仍未復辦。網上圖片

媒體與官員的距離

澳門政府和媒體的關係，像一條逐漸收緊的繩子。90年代，繩子曾經有著不少的鬆動空間。

「何厚鏵和記者非常熟，會請資深記者進政府做智囊，聽意見；崔世安是個商人，都很明白，很著

重新聞發言人制度；賀先生（在任時）因為疫情，所有東西真的要統一，後期就比較嚴謹了。」資

深傳媒人莫麗明說。

莫麗明自90年代加入傳媒行業，其後成為澳門大學傳播系講師，後又加入政府，擔任審計署審計長

辦公室顧問，現已退休。她說在回歸前做記者，因為澳葡政府和華人社群有語言隔閡，政府「管不

了那麼多」，訊息亦滯後，新聞空間因此相當大。莫麗明不時會到政務司官邸「摸酒杯底，談社會

時事」，葡人官員會解釋政府立法原意，她也藉機反映華人社會的看法。

到回歸初期，新秩序建立起來，人事更新，莫麗明感覺政府有意建立和社會更好的溝通制度，吸納

不少記者到政府工作。她笑著說，「如果說這是懷柔政策，那它用得很好。」

50歲的甄慶悅於2006年加入《澳門日報》（下稱《澳日》）跟政治線，直到2016年位至副總採主

後，轉型至時評及社團領域，目前為傳新澳門協會會長。在他仍是前線記者的時代，一些資深記者

和政府官員識於微時，甚至可以打電話給司長、局長，獲得獨家資訊。他認為政府和媒體某程度上

是一種依存關係，「政府要媒體發布消息，媒體亦要官方去回應，你不可能完全採訪民間人士。」

何厚鏵和記者非常熟，會請資深記者進政府做智囊，聽意見；崔世安是個商

人，都很明白，很著重新聞發言人制度；賀先生（在任時）因為疫情，所有

東西真的要統一，後期就比較嚴謹了。

—資深傳媒人莫麗明



50歲的甄慶悅於2006年加入《澳門日報》（下稱《澳日》）跟政治線，直到2016年位至副總採主後，轉型至時評及社團領域。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過，政府一直是掌握繩子的那一端，若收回寬容態度，媒體也無招架之力。

2010年，時任行政長官崔世安上任後推出「新聞發言人制度」，成立政府發言人辦公室；在司長和

局長級別則設置協調員跟進政府的信息發佈和與傳媒聯繫。當時崔世安稱此舉能「加強政府施政透

明度」，落實「陽光政府，科學決策」的施政理念。

甄慶悅認為新聞發言人制度原意雖好，但慢慢執行下來卻發現頗多阻濟。很多時候，新聞協調員礙

於職級和資訊不足等原因，往往未能迅速回應傳媒問題，甚至惹來「擋傳媒」之虞。直到2020年賀

一誠上任後，政府發言人辦公室則被併入新聞局，由新聞局回應。

在澳門，目前媒體若要得到官方的回應，一是在現場扑咪，二是向各部門查詢。不過 Tom 感覺這

種做法在賀一誠任期開始便愈來愈難，「有時問司長，司長不太想回答，（協調員）就會說司長有

事要做，或者之後再補充。」

到了岑浩輝政府，Tom 連要見上官員一面也十分困難：「今屆政府連局長也少了出來，有時候只是

出一個處長，既然他都回答不到我的問題，我也不想問了。」端傳媒翻查資料，岑浩輝自上台後僅

接受傳媒一次公開訪問，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傳協）形容情況是「回歸二十多年來前所未見」。

Tom 不禁想，政府是不是已經打算「撕爛這個面具，盡情去做北京想做的事」。

今屆政府連局長也少了出來，有時候只是出一個處長，既然他都回答不到我

的問題，我也不想問了。

—Tom（化名）

https://www.click2macao.com/2025/02/28/b2ffe83cec7d52ea14e2341f40205e6f/


澳門廣播電視（TDM）是澳門最大的公營電視台。攝：林振東/端傳媒

弱勢的記者

另一方面，媒體記者在愈來愈小的空間裡，也要面對自身的風氣、士氣和待遇問題。

澳門新聞局（前身為新聞旅遊司屬下）於1981年成立，近年來，新聞局開始統一為政府消息發新聞

稿和通知媒體採訪，「愈做愈多，片又有，稿又有，或許他們只是想提供多一點資訊，但實際上有

些媒體就變懶了。」

作為大報記者，甄慶悅說前線記者每天要處理的新聞量十分多，於是，抄新聞稿便成了記者取巧的

手段：「澳門有這麼多事發生，怎麼跑得完，那你又有稿又有相片，就不如貼上去囉。」新聞稿如

紙片般飛來，竟成了記者追求深度和質素的負擔。

Tom 甚至認為，這種風格不但影響記者，甚至方便政府為事件定調。他留意到，以往澳門有示威遊

行，主流媒體都是照搬警方的說法，並未對示威訴求多加描述，「幾點開始，幾點結束，經過哪

裡，大致秩序良好，就完了。」

2024年7月，舊愛都酒店發生拆卸事故，事後公共建設局發稿表示現場「有磚砌碎塊跌出」。但不

久，網絡卻流傳當時經過車輛的行車記錄儀片段，顯示事發時有棚架和牆體倒塌，與官方說法不

符。網民質疑政府淡化事件，誤導公眾。惟公建局回覆稱「已即時按機制發佈新聞稿交代事件」。

借用官稿成為行內習慣，記者獲取資料的方式由主動變為被動。漸漸地，澳門市民對周圍發生的事

難以感知，傳媒則愈發弱勢。

有些媒體飽受外憂內患。2021年起，與周焯華關係密切的《力報》被爆出拖欠薪金問題，影響力大

幅下降；《愛瞞日報》在民主派被 DQ 後於2021年10月停止運作；2022年，澳門大學學生報《橙

報》被動議終止營運；至於《澳亞衛視》則在多次欠薪風波後，於2024年宣告破產。

此外，新聞行業長久被詬病的工時待遇等問題也導致資深記者不斷流失。

愈做愈多，片又有，稿又有，或許他們只是想提供多一點資訊，但實際上有

些媒體就變懶了。

—傳新澳門協會會長、前《澳門日報》副總採主甄慶悅

這個行業不算十分健康，因為錢少、事多，工時長，而且還會面對很多有形

無形的壓力。

—《論盡媒體》前記者 Alfred（化名）



Alfred 曾在《論盡》工作多年，算是見證過「最輝煌的時期」。近年他目睹能做新聞的空間愈來愈

小，政府對公眾知情權也沒有了以往的尊重，Alfred 也不得不「為未來著想」，加上看到有新機

會，便在2019年後決定轉行。

「這個行業不算十分健康，因為錢少、事多，工時長，而且還會面對很多有形無形的壓力。」

Alfred 說，以前和他跑新聞的行家有大半已轉行。

2022年內港連環火燒船，Charlie 深深記得當時趕到現場，看見船主目睹謀生漁船被燒卻又無能為力的神情。攝影：Charlie

Charlie 翻開相簿，一張張自己在水浸時到內港報新聞、選舉時連續工作十多個小時、日常扑咪的

照片在螢幕浮現，她感慨自己「其實真的很享受這個職業」。想到這裏，Charlie 鼻頭一酸，眼淚

也不斷在眼眶中打轉。現在她都會避免和人說自己曾經做過記者，因為不想被人說是政府喉舌。

「很可惜的是，他們（上司和同事）人情味在，都明白事理，但只能假裝好和諧。」雙眼通紅的

Charlie 說，經過一番掙扎後，她決定離開 TDM，尋找新方向。

All About Macau

《論盡》英文是「All About Macau」，意思是將澳門的事說清楚。

Tom 在一次遊行中認識了《論盡》創辦人吳小毅，兩人不時在新聞現場打照面，一來二往便熟稔了

起來。小毅不時會找 Tom 一起做議題，「一起約人，一起扑咪，我們很多時候會聊官員，談議

題，八卦的事倒沒怎麼說，我唯一的興趣就是新聞。」

小毅於八十年代加入澳門報業，先後在《大眾報》和《華僑報》做記者，更長年在《訊報》專欄撰

寫政論。在澳門回歸之際，小毅不但見證《中葡聯合聲明》簽署、採訪《澳門基本法》磋商，更獨

家專訪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

2012年，小毅參與創辦《論盡》，打開獨立媒體的新篇章。

走水貨的澳門青年：黃金時代已盡，在「放下身段」之前，先賺一點快錢

延伸閱讀

在社交媒體上，高讚留言寫道：「《愛瞞》已經被消失，很怕下個是《論

盡》」、「澳門人真的要守護僅存的新聞自由」。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220-hongkong-macau-young-people-parallel-trading


澳門是個熟人社會，很多流言劃過耳邊，但卻沒有人跟進。Tom 說，有時有些人看不過眼，遇到小

毅時便會「講多少少」，才成就一篇篇揭發權貴交易、維護公眾利益的報導。

已故本地資深記者吳小毅。她為澳門新聞業界及報導真相的工作貢獻了一生。攝影：崔子釗

2023年，小毅因病離世，她所創立的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寫道，小毅「終於到了一個真正自由的地

方」。

小毅的年資，人脈和對時事的觸覺，一直是《論盡》能夠在日益嚴峻的新聞環境中屹立的原因。

Alfred 認為小毅的存在為《論盡》帶來了很多便利，是「頂樑柱」般的存在，「如果沒有這個神主

牌角色，很多事情都會變得很難。」

Tom 更認為，小毅代表政府和獨立媒體之間的一個緩衝。而一旦小毅不在，壓力便會直接施加到

《論盡》身上。

在傳媒，大學和政府工作過後，莫麗明現已退休，回歸讀者身份。她回憶小毅以前常對她說，「有

怎樣的讀者，就有怎樣的媒體」。輾轉數十載，莫麗明看到，小毅在這條路上走得好遠。

然而，令莫麗明更加痛心的，是社會在《論盡》被帶走後「好平靜」。在事發後，僅有一名議員發

文對事件表示關注。

在社交媒體上，高讚留言寫道：「《愛瞞》已經被消失，很怕下個是《論盡》」、「澳門人真的要

守護僅存的新聞自由」。

甄慶悅認為如今的局面，是政府、傳媒，和澳門形象的三輸。「澳門之所以是澳門，對於國家或對

澳門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堅守《基本法》，堅守一國兩制。這對國家無論是形象還是實際才有真

正作用。」

「澳門人是政治參與度不高，比較少出聲，但澳門人不是傻，澳門人是有眼睇的。」他語重心長，

對社會仍有期望。

澳門之所以是澳門，對於國家或對澳門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堅守《基本

法》，堅守一國兩制。這對國家無論是形象還是實際才有真正作用。

—甄慶悅



澳門一家餐廳在店內播放著香港無線新聞台的畫面。攝：林振東/端傳媒

然而，崔子釗認為澳門媒體生態正反映時代的變遷：「其實澳門整個新聞自由的打壓……是港澳政

策的變化。當然香港的情況誇張很多，但澳門是用另一種形式，慢慢不讓你留在澳門，不讓你做採

訪。」談到前景，崔子釗相對悲觀，他形容澳門像是長期慢性病人，正一點一點的枯竭生命。

十多年來，Tom 看見政府和媒體的距離被不斷拉遠、市民積怨無處可訴，政府則如常運作。現在的

他頭髮已花白，回望來時路，他發現這一切早已千瘡百孔：「初初入行也會覺得，我們的存在價值

就是令社會變得更好，但後來已經覺得我們不是在改變社會，我們只不過在拖慢社會的崩潰。」

(尊重受訪者意願，Tom、Charlie、Alfred 均為化名。)

註釋：

1、「可唔可以話俾我知，用咩（指控）嚟拘捕一個記者先？」——「可不可以先告訴我，用什麼（指控）拘捕一個記

者？」

其實澳門整個新聞自由的打壓……是港澳政策的變化。當然香港的情況誇張

很多，但澳門是用另一種形式，慢慢不讓你留在澳門，不讓你做採訪。

—崔子釗


